制定「台灣旗」「台灣歌」取代「黨旗」「黨歌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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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電子媒體已逐漸中國國內化之同時，國民黨的黨旗、黨歌，又陰魂不散、借屍還魂的大張旗鼓、掩人耳目，阻礙了台灣本土的認同與台灣主體的建構。台灣旗、台灣歌正是要及時維繫本土的認同與主體的建構。

　萬方迎接新年，元旦又在總統府前大規模的舉行升旗典禮。原住民藝人、新科立委以原住民歌謠伴唱的形式來唱「國歌」，使新政府的元旦升旗儀式，似乎兼有本土化的意涵。

　猶記得去年五二○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，成千上萬擁扁之本土人士擠進總統府廣場，在熾熱的陽光下，幾乎所有的人都戴上印有「國旗」的白帽，起立聆聽「國歌」與阿扁總統的宣誓及口號，「三民主義萬歲」、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，雖然有一句「台灣人民萬歲」，這是台灣人嘗到勝利中的鬱卒的煎熬，也才知道阿扁做的只是「中華民國」的總統。

　回想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運動之後，「國旗」、「國歌」隨進步的傳媒，成為壓迫台灣人民的象徵，其後元旦的升旗唱歌，更是彰顯統治者所塑造的圖騰與儀式，對政治受害者而言，聞歌見旗，簡直是鬼魅之附身、萬刀之凌遲。

　曾幾何時，亞洲女子足球賽，市府與足協禁掛國旗，台灣獨立的本土人士，卻手搖著過去所摒棄的國旗，他們或非認同這面「國旗」，然而既沒有代表台灣自己的旗幟，而不得不用現有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國旗，以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。這種形勢的變化，當然是因過去被壓迫的本土政治勢力民進黨入主了中華民國，而促使「國旗」、「國歌」在形式上得到了合法性與合理性。民進黨承認中華民國體制及其國旗、國歌，成為它穩定政局、抗拒舊國民黨勢力反撲的臨時護身符。

　這些在野的舊蔣家王孫貴胄，企圖以中華民國憲法，將台灣與新政府拴在「一個中國」的鐵籠中；而對於異於中國的「國旗」、「國旗」的維護，非中國當局最終之所願，而逐漸有被雞肋化之勢。我們若任由這樣的發展，誤以為可以麻醉內部衝突，換取片刻之安，則無異飲鴆止渴，鑄成認同的更大錯亂，既無助於消弭中國謀我、吞我的狼子野心，亦將與台灣正名運動、主體性運動背道而馳。古語說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」，蜾蠃是細腰蜂，產卵在螟蛉體內，這個卵，必須成長，才能破殼而出；否則將死在螟蛉體內。外來的國民黨旗、黨歌，絕非與台灣生命為一體的，它不能成為台灣國家的象徵，台灣必須破殼羽化，才能有新的生命。

　本土的民進黨、建國黨黨旗，已是顯明的黨旗。何不集合全國有共識的團體、機構，共同來決定一面「台灣旗」、一首「台灣歌」，不論是經由公開徵選或指定或其他任何可行的方式，在確定之後，由所有的團體努力推廣，希能逐漸成為台灣的象徵。台灣旗，如賽普勒斯島，宜以地圖為國旗，但全世界近二百個國家似僅以賽國一國以地圖為旗，我們不妨以台灣原住民圖騰、或四大族群圖像為思考方向，塑造具台灣特色的LOGO。朝鮮李朝學者朴泳孝在一八八二年赴日本的船上，有感於日本有國旗，朝鮮則無，乃手繪太極圖，而成為被殖民時代韓國人民與國家的象徵，至一九四九年韓國政府才宣布為國旗。至於「台灣歌」是否選用舊有歌曲，如「母親的名叫台灣」、「福爾摩莎，咱的夢」或「台灣我們的祖國」等等，或另行徵選、訴諸公決，但必須兼顧各族群語言與他們的意見。

　「台灣旗」、「台灣歌」的制定，已不能等待。台灣儘管民主政治的步伐向前邁步，但本土的文化思想卻踽踽難行。當電子媒體已逐漸中國國內化之同時，國民黨的黨旗、黨歌，又陰魂不散、借屍還魂的大張旗鼓、掩人耳目，阻礙了台灣本土的認同與台灣主體的建構。台灣旗、台灣歌正是要及時維繫本土的認同與主體的建構。至於是否正式成為台灣的國旗與國歌，則俟諸異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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